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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的 话

无论未来会不会分成元宇宙和宇
宙两个世界，人们对于温暖、正义、向
上向善的追求都不会改变。我们正在
向数字世界呼啸而去，而在元宇宙里
会发生怎样的故事？00 后们已经开始
了他们的思考和创作。

欢迎把你的文学作品发给“五月”
（v_zhou@sina.com）,与“五月”一起成
长。扫码可阅读《中国青年作家报》电
子版、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创作频道、中
国青年作家网，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
学花海。

零零后的元宇宙故事

插画：程 璨

周天行（20 岁）
英国华威大学学生

“什么意思？你是说元宇宙里产生了

生命？”逼仄的审讯室里，顶灯的光线映

在她眼底，好像要射穿对面这个即使身

陷囹圄也衣冠楚楚的男人。

“对，元宇宙第一代原居民，他们从

出生就在元宇宙里。”他扶了下镜框，身

体微微向前倾过去，真诚地答道。

这已经是他第三遍重复这句话了，

但他看起来仍然有耐心。

“这和你手里的那么多起命案有什

么关系？”她向后靠在椅背上，收回原本

不 耐 烦 地 敲 击 桌 子 的 双 手 交 叉 放 在 胸

前。她似乎很排斥那种真诚。

“这些都不是我做的，他们侵入了我

的大脑，控制我的行为。”

这是块难啃的硬骨头，三遍了，他每

次的回答几乎一字不差。

“好，你再从头到尾重复一遍事情的

经过。”

元宇宙全民化后，出现了一批原居

民，他们是出生在这个宇宙里的。显然，

他们不同于人类用户，因为他们触及不

到 现 实 世 界 ，永 远 无 法“ 下 线 ”。换 句 话

说，他们是一团游走在服务器终端的数

据群，其架构和正常用户完全一样，因此

行为举止与人类无异。

但他们又不同于 NPC，他们对那堆

代码的产物嗤之以鼻。

你知道的，我太想了解他们了。我绝

不能将他们的存在上报，因为他们不是

什么系统的 bug，他们是跟我们一样，活

生生的生命。

我 给 他 们 讲 了 很 多 现 实 世 界 的 故

事，比如我们尊崇“牛顿三定律”而不是

“元宇宙三大定理”。又比如，我们有许多

的无奈，是无法通过刷经验和攒金币化

解的。

不过这些对他们来说太难理解了，

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是极片面的，他们

把人类社会由互联网延伸出的“元宇宙”

认定为“宇宙”，认定为一切。

哈哈，突然想起，有一次我逗他们：

“你们知道氨基酸是什么吗？”

“当然，一块牛肉等于五个氨基酸，

一块鸡肉等于三个氨基酸，十个氨基酸

可以维持一天的基本生活。”

“不对。”我一本正经地给他们科普，

“氨基酸是构成人体蛋白质的基本单位，

是生命的起源物质，它和人类伟大的基

因共同承担着人类文明的延续。”

他们愣在原地，眼睛里既空洞、又辽

阔，就像一片荒漠。

“哈哈哈哈，孩子啊，等你们亲眼看

到了，就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美妙咯！你

们生活的元宇宙，只不过是人类创造出

的虚拟世界罢了！”

现在想想，真不应该说这么多的，这

样他们也不会有“出来”的想法，也就不

会犯罪。

“你依然坚持是他们犯的罪？”她目

光如炬，但面对他时，会比平时审讯犯人

多一丝怜悯。

“当然。我说过，他们进入了我的大

脑。”

“所以我怎么知道，现在跟我对话的

是你，还是他们？”

“很难说，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

我的记忆里有一部分是属于他们的。”

“那你应该完全清楚，他们是如何进

入你的大脑的吧？”

是的，当他们意识到原来自己生活

的“宇宙”只是另一种生物创造的虚拟世

界后，他们开始渴望出去，想去外面的世

界看看。

但他们并没有所谓的肉体，他们拥

有的只是游戏中的初始化数值。因此想

要进入真实世界，只能借别人的身体一

用，即侵入人类用户的大脑。

在元宇宙中，无异于杀人。

可怕的是，在他们的世界观里，杀人

并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在游戏

中死去的用户会自动回到出生点，损失

的不过是之前积累的数据——只要能够

上线，用户就是永生的。

这 种 片 面 的 认 知 在 他 们 真 正 见 到

“现实世界”后，对人类文明造成的伤害

却是致命的。他们通过系统漏洞，在游戏

中杀死人类用户后，利用用户回到出生

点前的缓冲时间，黑进用户的脑机接口

装备，使其短暂冻结。当大脑信号与转换

装置间失去感应时，将自己的数据库完

整导入用户大脑。再通过先前植入的病

毒获取密钥，获得调配大脑环境的权限。

当接口恢复联系时，于用户而言，只

是被篡改了“元宇宙”部分的记忆；可于

这些数字形式的生命而言，他们则带着

自己的全部进入了另一个人的大脑。当

一切适配成功，只要保持这个用户始终

在线上，他们就可以控制用户在游戏中

的行为。

而这个被他们选中的人类用户，自

然就是当初给他们启蒙、埋下好奇的种

子的我。

毫无疑问，后来他们透过我的大脑

接收到了元宇宙以外的一些信息，他们

知道，这些信息来自我在“真实世界”的

感官。换言之，他们终于感受到了现实世

界，即使他们没有真正地活在我们的世

界里。

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心情是极复杂

的，既有打开新世界大门的新奇和震惊，

也有揭开所谓“元宇宙定理”真实面目的

兴奋与庆幸。可当他们慢慢缓过劲来，意

识到一直以来信奉的宇宙定理，只不过

是人类设计的游戏规则，所有的这些情

绪都变成了不甘、愤怒，以及一些，更深

入的思考。

“调查结果下来了，没有在元宇宙中

找到他所说的原居民。”她的耳机里传来

同事获得的最新动态。

“知道。”她随口应了一句，好像早就

猜到会是这样。

“你好像一直在为这些所谓的原居

民开脱？你认为他们很无辜？”

“如果我被困在人类设计的世界里，

我也渴望出来。”

“调查显示并没有元宇宙原居民这

个群体，你知道他们的用户账号吗？”

“我不能说。”他摇了摇脚链，目光移

到那面墙上，好像在对外面透过单面镜

观看审讯过程的所有人说。

“你在为他们掩饰什么？现在你已经

不在那里了，他们还能控制你吗？”

“不，不能。”

“你要知道，如果找不到所谓的原居

民，这些罪责都会由你来承担。”她习惯

性用起坦白从宽的那套说辞。

“我明白。”看来他早打定了主意。

“那说说他们是怎么控制你犯下命

案的吧。”

进入我的大脑后，他们通过我大脑

接收到的信息确认了现实世界的存在。

按理说，这场探险本该就此结束，但他们

不这么认为。因为他们坚信，我们生活的

“宇宙”也是除了人类之外的另一种生物

创造的虚拟世界，我们信奉的“牛顿三定

律”也只是那些高等生物设计的游戏规

则。在宇宙外面，一定是科技力更强大、

更迷人的世界。

所以，只要找到这个世界里的玩家

用户，进入他的大脑，就能以同样的方式

冲破果壳，窥见更外面一层的世界。

可他们无法分辨玩家与原居民的区

别，所以只能一个一个试过来。

至于如何控制我去做这些事，很简

单——只要保持我在游戏中不下线，他

们就能利用游戏和现实中的相同动作，

达成很多目的。

但他们对这个世界知之甚少，试过

很多方法，也没能进入另一个人的大脑。

当然，也并没有找到这个世界的出生点。

“笃笃。”她起身去开门。

一份诊断报告被塞进她手里，熟悉

的触感从指尖传来。这一小间隔绝网络

的审讯室，大概是全球为数不多的没有

被无纸化覆盖的领地了。

她倒吸一口气，从一堆指标里找诊

断结果。

“元宇宙重度成瘾综合征。”

她尽力屏住呼吸，闭上眼睛，压抑住

颤抖。

她的儿子就是因为这个病去世的。

她比谁都希望，他说的故事是真的，这个

世界真的有出生点，可以初始化一个人

的所有属性从头活一遍。

“如果人类不记录元宇宙原居民的

罪行，你可以告诉我他们的身份吗？”

他突然激动地抬起头看着她，一脸

不可置信和掩藏不住的兴奋。顶光照得

他的面部极不平整，明暗交叠。话堵在嘴

边一时吐不出一个字儿来，不住地往她

的眼里看，企图寻求一个肯定。

“我保证。”

“好，好，我说，他们是我的孩子，我

在元宇宙生的孩子。自从他们出生，我便

白天黑夜地在元宇宙里照顾他们。他们

控 制 着 我 的 大 脑 做 了 那 么 多 可 怕 的 事

情，都是因为我激起了他们的好奇心，却

没有告诉他们这个世界的规则。毕竟在

他们的世界观里，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游

戏而已⋯⋯”

“你的儿子已经去世了。”她打断他。

他慌乱的解释戛然而止。他好像听

到了原本充斥着小小审讯室的感人的故

事轻轻下沉、消失在地面的声音，就像泡

沫融化在水里。

“我们的儿子已经去世了。”她俯下

身，望着错愕的他。

处刑床上，他身上插满了管子，用作

服刑期间的营养供给。他重新被套上了

头套，但并没拿回全身触觉反馈体感装

备 。行 刑 官 将 时 间 系 统 比 例 调 节 为 1:
10000，然后关闭了他退出程序的权限。

他被判重大反人类罪，流放荒漠五

万年，念其精神状态不佳，缓刑两万年。

这是一场大脑的极刑，但他的身体

却被留在了人间。接下来的三年里，他将

在无尽的孤独和不死的魔咒里度过上万

个日夜。而由于时间比例太大，服务器无

法处理这么快的虚拟动态，他在荒漠中

看到的一切都将是无比缓慢且模糊的。

她站在窗外，看着自己的最后一个

亲人被送进炼狱。哪个宇宙，又不是一片

荒漠呢？

元宇宙原居民

（小说

）

陈凯誉（21 岁）
华中农业大学动科动医学院学生

“早——安——”

清晨，大概是清晨吧。七号仰头看着

天空，感受着刚刚结束的梦以及刚被“开

机”的迷茫。他是 309 区 07 号思考者，被

赋予了特殊权利的他们，同时获得了古人

类的生活作息。夜晚，系统会强行让七号

的意识陷入沉睡，清晨则会立刻唤醒。自

己究竟是怎样入睡的，又是怎样醒来的，

他 说 不 清 。 甚 至 连 梦 都 是 千 篇 一 律 的 天

空，除了有助于精神放松的月亮和星星，

梦里空无一物。

“我们的任务就是继续推动人类社会

的进步！”他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了那只锦

鸡的样子，并不是他在回忆，而是这只鸡

每 天 醒 来 都 会 被 系 统 强 行 送 进 他 的 思 想

里。说实话，七号实在是没法理解——为

什么他们的领导要在系统里选择这么一个

没有威慑感的外貌。每天清晨这锦鸡都会

通过思维的传输侃侃而谈，告知他们思考

者的存在有多重要，对人类的未来有多重

要。七号已经能把每一句话都背下来了，

但这并不能改变什么。

“你们也知道，我们如今已经步入全

员数据化的后元宇宙时代了。”七号尽可

能不去理会脑中的声音，漫步在数据纤维

丛中，浏览着周遭闪烁的各类思维。这里

每一根数据纤维都是一个人类意识，而这

些意识的尽头便是中央庭院。用古人类的

思维打个比方，这里每根线就是每个人的

家，远方的中央庭院就是家门外的世界。

“大部分公民都沉浸在自己的意识海

中，无需关心外界，毕竟维持系统的能源

在聚变中心和维修机器人的自循环下不是

问题。”七号感受着这些纤维，内心浮现出

一丝悲哀。有些纤维与世隔绝，但更多纤维

并不在乎有无外人参观。他看到了光怪陆

离的创世场景，看到了惊涛骇浪中翻腾起

伏的海怪，还看到了身为人类个体已经难

以理解的奇异画面。有些人上一秒还在拯

救世界，下一秒就变成了灭世的魔王。每个

人在这里都能得到一切，也能毁灭一切。有

些人甚至已经变得无欲无求，但也舍不得

离开，而是创造了一方小小的空间，在里面

沉思打坐，变成一尊塑像。纤维丛远比中央

庭院活跃，人类正在逐渐沦陷进虚无的自

我世界里，除了自己，其他都无关紧要。

“社会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科技发展

也被锁死。如果找不到解决方法，这将会

是思维层面的闭关锁国。”解决方法？七

号 当 然 知 道 ， 解 决 方 法 就 是 不 让 人 全 天

24 小 时 都 呆 在 元 宇 宙 里 。 但 是 然 后 呢 ？

回到现实又会有什么结果呢？大家只会无

所事事，毕竟枯燥的现实可没有虚拟世界

一般丰富多彩。如果不找到一个值得全人

类为之努力的方向，哪怕是限制了进入虚

拟世界的时间，现实中的人类也只会漫无

目的地无端消耗这个星球的资源。

“你们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诞生的

催化剂。”锦鸡义愤填膺的发言被七号嗤

之以鼻。开玩笑，他们根本不是为了人类

社会发展进步而诞生的催化剂。以前人类

的 什 么 宏 图 大 志 ， 早 就 变 成 了 历 史 的 笑

话。他们现在只是在找可能让人类未来起

死回生的灵丹妙药。

七号静静听完了锦鸡的唠叨，切进了

中央庭院的序列。他根本不需要排队，带

宽毫无压力。模拟的街道上空无一人，花

草树木栩栩如生，却依然显得死气沉沉。

不过他感觉自己抓住了点线索，目光也顺

势落在了远处雕梁画栋的主厅上。那里有

一道天梯直冲云霄，而他的潜意识似乎也

催促着自己抓紧时间登上去看看。反正从

一些想不到的地方下手也不会有坏处，说

不定还能有意外收获。

他鬼使神差地通过天梯来到了中央庭

院云端之上的大厅里，看着空空荡荡的四

周沉默不语。这里是什么地方七号再清楚

不过。中央灰黑色的圆盘就是离开世界的

通道，只要站在上面并产生离开的意愿，

便 能 立 刻 脱 离 这 片 世 界 。 元 宇 宙 刚 建 成

时，这里人满为患，每天出入世界的用户

络绎不绝。好笑的一点是，当初为了维持

系统稳定而不得不对这里的人流量加以限

制，如今却已然无人到访。几十年后的今

天，别说来人了，就连这方空间都因为长

久的闲置宕机而导致区块加载卡顿，通道

闪烁了数秒后才稳定了下来。

七 号 象 征 性 地 整 了 整 衣 领 ， 踏 足 而

上，闭上了双眼。他想通了一件事，那就

是在虚拟世界中寻找真实世界的未来没有

任何意义，就好像身处极夜的生物永远也

想象不出每天的日出有多么耀眼。

等再度睁眼，他已然回到了温暖的培

养仓中。他按照古旧的指示书沐浴更衣，

来到出口，终于推开了重返现实世界的最

后一扇大门。

他本以为能看到少量抵触数据化的人

在外面怡然自乐，然而街道上空空荡荡，

暗无灯光，除了维护机器人时不时穿过道

路 外 ， 七 号 竟 找 不 到 一 丝 生 命 留 下 的 痕

迹。这里没有居民，印象中的飞鸟走兽，

流浪猫狗，如今在这银灰色的城市中也毫

无踪迹。维护机器人将这里变成了一座窗

明几净的死城，方圆几十里内仅存的生命

大概就是这处元宇宙大厅下埋藏的数千万

人类吧。七号莫名想起来很久很久以前看

的一篇作品，里面也是讲述了人类全部电

子化的世界，而那个世界的末日居然是一

只 老 鼠 咬 断 了 最 为 关 键 的 电 源 线 。 很 荒

谬，很讽刺，但七号很喜欢。

元宇宙是诞生于人类手中最无瑕的系

统 ， 而 人 类 却 也 正 是 这 个 系 统 最 大 的 瑕

疵。欲望和私心已经让这个完美的设计变

成了禁锢未来的囚笼，偌大的世界却只有

冰冷的机器在行傀儡之事，这样活着的人

类，和死去有什么区别呢？

果然，美好至极的愿望总会将事情领

向最漆黑的深渊。

此刻正值盛夏的夜幕，七号仰望着天

空，眼中倒映着漫天星光。没有路灯，没

有照明，夜空是唯一的光源。没有人类的

污染后，天空也变得清澈起来了啊。想到

这，七号笑了。他感觉自己真的很蠢，明

明每晚的梦境都会见到，身为思考者怎么

就没注意到呢？又或者说，只有真真切切

地全身心沐浴在苍穹的包裹下，才可能会

感受到这种未知与无边的广阔吧。

他终于找到人类应该去的地方了。

两个宇宙（小说）

李莎莎（20 岁）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明天就是新世界感恩节了，可是我还

没有准备好。准不准备没有那么重要，该感

谢的感谢了，该赞扬的赞扬了，剩下的就是

跟平日没有区别的玩乐，仿佛要陷入一片

填满牛奶和糖浆的湖泊，腻歪得很。

聊天框弹出乔松的视频邀请，我还没

同意就直接开启了——VIP 权限就是不一

样，我不得不停下斩向第九关炎龙恶魔的

右手。

乔松的形象比初见时还英俊，身体上

流动着七彩的星光。

“昔望！”他的虚拟投影站在我眼前痴

笑，我怀疑他是来炫耀新皮肤的，上面的星

光险些刺瞎我的黄金瞳。

“请叫我用户名。”

“柳侠客！明天有大行动！回归现实组

织要示威了！”

“噢，那个啊，据说宁可要现实的丑陋，

也不要虚拟的美好，实在是闲出病了。”我

躺下的瞬间纯棉沙发接住了我，质感很好，

200 新币不亏。

“嘿！”他也顺势往沙发上一挤，我的胳

膊一阵冰凉，乔松把投影的体温调到了零下5
摄氏度，我怀疑他是故意的，“你言行不一啊，

组织的‘负面现实体验’我看到你参加了。”

极端美好的生活过得多了，饥饿和寒

冷成为新的奢侈。我也只是忆甜思苦的傻

子之一，当饥饿的痉挛和肠胃的疼痛一起

袭来，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我感觉自

己被真实的幸福感包围了。但体验之后却

又觉得羞耻，明明生活已经这么好了，我却

像个小偷一样舔食昔日的痛苦，甚至在夜

间回味。

“没想到这点隐私都没有。”我看到他

得意的笑，不知道该说什么。

“当你一出生就被扔到新世界，你就没

有隐私啦！”

“狗屁的新世界。”

“当初在‘新世界’‘第二世界’‘元宇宙

世界’三个选项里非要投‘新世界’的可是

你啊。”他的笑几乎要把嘴角咧到天上。

“那时候我太小，没有判断力⋯⋯”我

无力地辩解道。

“等着吧，明天会有很多场‘回归现实’

示威，到时中心说不定能给我们这些永久居

民解锁设备权，我们一起去看看那个世界。”

“那个⋯⋯世界？”

“那个真实的世界。”

接下来他高谈阔论，话里带着寒气，在

十一次消音后我好不容易听懂他在说什么，

他在骂新世界，他想回现实世界找妈妈。

“世上只有妈妈好！”最后一句没有消

音。

我微微一笑，拍了拍炎龙恶魔的肚脐，

它继续张牙舞爪毁天灭地起来。

明天是新的一天。

“感谢新世界创始人伊先生，感谢提供

肉体托管的公司，感谢为新世界提供资金

支持的家人，感谢⋯⋯”碧蓝的苍穹顶端，

滴下了一颗一颗雨滴般的文字，那是来自

中心的文字雨，可以发出悦耳的说话声。在

场的任何一位都无法将它关闭。

大多数人都带着复制体来到广场，脸

上凝固着冷漠僵硬的笑容。我和乔松躺在

一堆溢出甜味的文字雨上，静待组织降临。

广告弹出，洗脑伴奏涌进我的大脑。我

清理垃圾广告的时候示威活动就开始了，

清理完就结束了，之后我看到乔松失望地

转过脸，低声对我说：“你要看吗？”

“什么？”

“结束了，主页和广场都有他们的标语

和动画。”

“人呢？”

“追溯终端，行动前就被强制禁闭。而

那些不是终身体验的真人被强制下线了。”

“然后呢？”

“没有然后。”

他身上倔强的星光慢慢暗了下去，如

一支风中求饶的火炬，之后，他低下头，用

VIP 权 限 号 召 了 看 热 闹 的 5 个 黑 VIP 和 7
个红 VIP，他们在广场的悬浮屏上共同发

布了回归现实的号召，那样的号召，放出尊

贵用户的鎏光，穹顶一如既往地配合着落

下金色的文字雨，我站在中央，像陷入一场

奢侈的梦。

客服在 5 秒后浮现，礼貌而温和：“尊

贵的永久用户，解锁权已发放，最高可解锁

5 天⋯⋯”

乔松的眼中没有欣喜，也没有期待，他

倚在我身上，温度故意调到零下，我没有心

情臭骂他。

“如果你再也看不见我，请找到我的妈

妈，告诉她我爱她，虽然我没有见过她。”他

轻声说。

我不明所以地点点头，和他一同解锁

设备，白光瞬间充斥周围的一切。

车水马龙，霓虹流光，尽是发达美好的

景象，已是深夜，我孤独地走在街上，却感

到一阵强烈的眩晕感，几乎要呕吐。

真冷啊，原来这就是真实的冷，真实的

夜晚。

我想告诉乔松我看到了现实的夜晚，

目视可见的星星是零散地挂在天上的，不

是密集得跟芝麻一样。我找不到他了。

身后传来沙哑的女声，我转过头，却看

不到她，眩晕感越来越强烈。

“孩子，醒来吧。”

一声温柔的呼唤后，我从设备中睁眼，

头顶是低矮的灰色屋顶，滴着乌黑的机油。

坐 在 纸 盒 子 上 的 老 阿 姨 认 真 地 盯 着

我，脸上雕刻着道道刀痕般的皱纹。她和我

有些相像，但我不敢确定。

“ 对 不 起 啊 ，把 你 从 肉 体 托 管 公 司 接

来，妈妈实在⋯⋯实在没有钱啦。”

“妈妈⋯⋯”

她含泪指了指墙角的冰棺，说：“去看

看你哥哥吧，都怪妈妈没有及时付款，我实

在没有办法⋯⋯”

我被她扶着走过去，却看到乔松安静

微笑的脸庞。

外面的天空正沉淀着黑色的浓云，这

才是真实的天空。

明天是新的一天。

明天是新的一天（小说）


